
跨越半个世纪的情缘
黄承海

——五十一中学六五届五年制试点班的点滴回忆——

1985年上海市第一届教师节庆祝大会上，上海市政府首次任命十位中学名誉校长，我区的叶克平、赵
宪初、李楚材分别任上海中学、南模中学、位育中学名誉校长。会后区领导会见三位名誉校长。

2005年朱家泽（前排左四）参加中五（2）部分师生聚会，作者（前排左二）。

	 今年是位育中学（当时的五十一中学）六五届五年制试点班毕业五十周年，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
学生，如今也将是古稀的老人了。经过两年的积极筹备（王楚顺、朱慈勉、应利谷、王立人、王凯、高
言、郏伟海、冯蕴晟等同学精心筹划和组织），近日将举行为期两天的热烈而简朴的纪念活动，预计有
近百位师生出席。我作为当时与同学们相处多年的教师，也兴奋不已！五十多年前，学校里的教育、教
学活动，师生们的音容笑貌还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常挥之不去。



　　（一）

　　我是1961年从上海师范学院化学系毕业后分配到当时的五十一中学当老师，第一年我担任高一、
初三各两个班的化学课教学工作。次年的五、六月间，当时主持学校工作的朱家泽副校长找我谈话，
下学年要我担当五年制中三（2）班的班主任和四个班级新开设的化学课教学工作，并要我作好思想准
备，将连续带班到中五毕业。就这样，在进入五十一中学的第二年起，我就参加这届中学五年一贯制的
试点工作。

　　这届五年一贯制的试点工作，始于1960年秋季，全市有十几所学校参加，徐汇区仅五十一中学一
所。当时五十一中学的五年制试点班，初中招八个班级，是面向全区各小学招生的，生源是比较好的。
初三毕业时，从八个班级中招收一百八十名左右的学生，升入本校中四年级，未升入中四的初三毕业
生，分别被复旦附中、上中以及区内的南模、市二、南洋、徐汇、有关的中专学校录取。高中阶段分为
中四、中五两个学年，也就是说，要用两年的时间完成普通高中三年的课程。这是解放后普教系统所进
行的一项很重要的教育改革试点工作，由于学校的高度重视，师生的共同努力，1965年毕业时，圆满
完成教改试点任务，在社会上得到非常好的反响！

　　1963年秋天，由四个班级组成的中四年级诞生了，对这个特殊的中四年级，校领导予以高度关
注，抽调了学校中最富有教学经验的各学科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任教，如朱启新、李莲宝、蒋文生、黄
孟庄、钱松若、朱彭令、贺俊三等（中五时又充实调整了张加荃、戴筱尧、章寿朴等老教师）。另外选
派几位进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担任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如徐鞠令、殷蔚芷（教俄语，她俩从中一跟班到中
五）、曾建中（数学）、白铃（语文）、潘益善（物理）、黄承海（化学，兼中四、中五年级组长）。
他们都只有二十几岁（我的年龄最小），组成一个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充满朝气活力的年级组。在年
级组内，老教师对青年教师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青年教师除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外，彼此也相互鼓
励，团结友爱。朱家泽校长经常深入年级组，悉心指导工作，时常找我去汇报工作，帮我出了不少好的
主意，重要的教学、教育安排都凝聚了他的一片心血。这次毕业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有一项内容就是
在位育中学校园内，同学们集资为朱家泽老校长立了一个半身大理石塑像，上面镌刻了“师恩难忘”四
个大字，表达了六五届五年制试点班全体同学深情厚谊。

　　（二）

　　在我任教的三年（中三至中五）中，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紧、抓得实，有成效。经常请
领导、知名人士、劳动模范做形势报告，进行革命传统和理想教育，记得先后请团市委副书记杜淑贞、
蒋文焕，劳动模范三轮车工人程德旺来做报告，报告深入浅出，十分有感染力，很受学生欢迎。结合重
要节日，举行校会和班级主题班会，以学生为主体，内容和形式生动活泼。每位任课教师都很有事业
心，精心备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作业，注重提高课堂质量，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关心帮助
不同类型的学生，师生关系十分融洽。记得物理教研组长李莲宝老师在中四任教时，根据自己多年从教
的体会，大胆向校领导建议，弃用通编教材，提出自己编写教学讲义的设想。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在中
四年级，他动手编写了讲义印发给学生，进行讲授。他的讲课严谨、缜密，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对
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判断和解题能力的培养很有帮助（一年实践证明李老师编的这套讲义很有特色，
有很高水平），给学生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该试点年级面对中三、中五初、高中两个毕业的重要阶
段，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有序进行，从来没有突击加班加点和任意增加课业负担的现象。对学生的
日常思想教育，道德行为规范教育一直比较重视。在课余则有各种活动兴趣小组，有班级理科的“每日
一题”，文科的“练笔”，还有话剧队、合唱队、舞蹈队的排练演出活动。当年学生就排练演出过歌剧
《江姐》，话剧《年轻的一代》，独幕剧《变色龙》等。学校排球运动更受学生喜爱，每班都有一、二
个排球队，参加全校的排球联赛（分高、初中），年级里有近十位是校队队员。毕业时大多被复旦大学
录取。著名话剧演员陈少泽（曾主演电影《保密局里的枪声》，九十年代任上海青年话剧团团长）在中
四、中五时既是校排球队主力，又是校话剧队成员，还担任中四、中五（3）班的班长，中五毕业时，
以高分考取上海戏剧学院。同济大学原校长吴启迪、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原主任朱邦芬都是品
学兼优的好学生，学习之余也喜爱体育活动，常打排球，也能代表班级参加比赛。在中四（2）班，王
宗炎和潘光两位同学发起定期举办时事讲座的活动，由他们两人轮流主讲，每月一次，连暑假期间也不



中断。他俩选定主题后，自找资料，自拟讲话的提纲，讲座过程中大家畅所欲言充分交流，受到同学
好评。潘光同学毕业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国际政治系，从此进入国际关系学科的殿堂。几十年来一直从
事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取得卓著的成绩，先后担任上海社科院欧亚所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中心主任。因他的出色贡献，多次受到嘉奖，2001年被评为上海市劳模，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68岁的潘光至今还活跃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舞台。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缩短一年学制的特定条件下，按照当年的教学安排，在中四、中五时还组织
学生下乡（马桥公社）参加各十天的三秋（秋割、秋收、秋种）、三夏劳动。废弃的饲养场、旧仓库都
曾是我们的宿舍和食堂，每天的出工劳动，伙食安排（从去镇上买米、买菜到担柴烧饭做菜）、开展各
种活动等都是班干部发挥主体骨干作用，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尽管不少同学的家庭条件优越，从小缺乏
独立生活经验和工作能力，但在初次下乡劳动中勇于学习，自觉遵守纪律、相互照顾。生活艰苦又充满
乐趣，还在劳动之余，排练文艺节目在生产队打谷场向农民演出。中五下学期，大概是六五年的三、四
月，临毕业前，还组织学生去了吴泾化工厂参加短暂基建建厂劳动。我们住在厂外的农民家，大都是十
几个人挤在一小间内，睡地铺（泥地上铺一层稻草）。每天以班级为单位，集合好队伍，以整齐的步伐
进出厂区（当时全国开展“学习解放军”的活动）。铲土、挖沟，搬运水泥、砖头、石块，打扫卫生等
分配到到什么任务都干。劳动热情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尤其每天年级集中军训操练很精彩，工人师
傅一旁看了交口称赞。

　　（三）

　　1965年中五毕业时，在那时有点“左”的时代背景下，（如招生录取时，强调阶级路线，比较注
重家庭成分等）这个年级升学率极高，除少数几位学生因家庭原因未被大学录取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恢复高考时，他们大都被重点大学录取。

　　（1）1965年的五、六月份，一次体育课上，俞肖邦同学（女，现名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原院长，市社联原副主席）练跳箱时，不慎受伤跌倒在地不能动弹。记得当时还是由我与一位男同学
两人立即抬着担架在卫生室老师和许多同学的陪同下送到瑞金医院，拍片诊断为两腿骨折，立即住院治
疗。此时正值紧张复习迎考，俞肖邦住院后，惊动了老师和全班同学，尤其是不少女同学，轮流去医院
为住院的俞肖邦补习上课的内容，使她尽量跟上班级复习的进度。高考那天，她是两腿绑着石膏，拄着
双拐去考场的。俞肖邦最后还是考出较高的分数，被著名的北大历史系录取；八十年代初考入华师大历
史系研究生，后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在学术上很有造诣。

　　（2）当年全国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活动，对同学们的教育很深，影响很大。在高考填写志
愿时，许多同学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克服家庭的困难，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记得中五（1）班的
金岺梅、罗达芸、俞玲莉三位女同学就以中国农业大学为第一志愿，决定将青春献给农业，三位也如愿
被录取，愉快地前去报到，在年级中有很大反响。中五（2）班的章贻良、张崇信、张台铭、应利谷、
（1）班的吴昶等都以北京石油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为第一志愿，决心为祖国的石油、水利电力事
业作贡献。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活跃在石油、水利电力战线，成为重要的技术专家。又如（1）班的王
凯，（2）班的吴桂玲、钟元元、卢小明，（4）班的周汀兰等都以第一志愿录取在西安的西北工业大
学，（2）班的三位女同学都选择了飞机制造专业，表现出他们好儿女志在四方的崇高胸怀和满腔热
情。当年有许多部队的大学也招收很多名额，政审和成绩都要求很高，学校动员一些符合条件的同学去
报考，极大多数也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如（1）班的钱凯、马立华（女）等成绩非常优秀被著名的“哈
军工”录取，这届有十几位被哈军工，西安电讯、工程兵学院、四军大录取，以哈军工录取最多。

　　（3）1965年，我校同时存在高三和中五两个高中毕业班（各有四个班级），共有24名学生被清
华大学第一志愿录取，其中五年制试点班录取18名，高三年级有6名录取。五十一中学是全市中学中被
清华大学录取人数最多的学校之一，且有多名考生考分名列华东地区前茅，引起清华大学招生组的高度
关注。正好在上海出差的何东昌同志（八十年代初曾任教育部长），特地来到五十一中学，与校领导座
谈（部分教研组长、年级组长也参加，我作为中五年级组长也全程参加，并回答了他的提问），了解五
年制情况及日常的教育、教学安排。听完朱家泽的汇报及大家的发言后，他很高兴，表示要派清华附中



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来交流学习，还对我校向清华大学输送那么多优秀学生表示感谢。

　　（四）

　　五十年来，我与这些同学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过，师生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加深。我任教的
几个班级的一些同学几乎每年都有接触联系，尤其是我当班主任的（2）班，三十多年来，每年都安排
在春节期间以茶话会形式欢聚，从未间断，还邀请其他几位教师参加，朱家泽老校长也几乎年年赶来参
加。在历次市党代会和人代会上，在一些重要的会议和活动中，经常会碰到我当年的学生，如在市第六
次党代会上同时遇见吴启迪和俞新天，当时三人的合影尤为珍贵，我一直珍藏着。在区委、人大工作
时，我多次邀请时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俞新天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来区委学习中心
组、区退休领导干部大会上做专题形势报告，每次他们有请必到。2003年我退休后，不少同学因此常
来看望并关心我。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吴启迪和周文等同学，得知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消息后，最
早约定，安排半天时间来我家欢聚，向我表示良好的祝愿。2008年秋，有几位同学知道我快到七十岁
时，联合三个班级部分同学为我举行祝寿活动，不少同学发来贺信和电子邮件致意。退休后，我多次去
美国探亲，分别受到定居在美国多年的钱凯、杨维德、谢公元、张人德、全惟伦等热情周到的接待……

　　行文匆匆，难忘挂一漏万。为纪念这一特别的日子，我特地在国庆长假期间，任思绪飞扬，尽情回
忆，激情澎湃。一来表达对同学们和老师们一片深情，二来缅怀已故世的朱家泽、徐鞠令、蒋衍等老师
和英年早逝的几位同学。祝愿各位老师健康长寿！祝同学们家庭幸福！健康、愉快地安度晚年！让我们
永远铭记当年五十一中学的师生情谊吧！

　　作者系原区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1年11月1日黄承海老师，潘益寿老师与回沪校友合影。



凯靖转位育校友会的各位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

	 祝你们校友聚会园满成功，大家高兴！十分遗憾，我在九月四日已离美返沪，没法参加你们的聚
会，分享你们的快乐。

	 看到校友聚会的通知书和与会的名单，很高兴，大都是认识的。宝琳老师近几年虽未曾见面，但
我记得九五年，我率教育团来美访问时，在洛杉矶，您和史美晶、何祖明曾来宾馆看我。后来你在上海
住了一段时间，我们也相聚过几次。红宝老师、承熹老师我记在04、10年我两次来美时（在东部巴尔
的摩）也多次电话联系过，红宝老师来沪探亲时也曾见过面，想必你们都好吧！很抱歉陈明赉老师我怎
么没印象？我也向你致意问好！

	 从六一年至八四年的二十多年中，我在五十一中学从教期间，最熟悉的是65届高中（从中三到
中五，我既是班主任又当年级组长，184位同学我都认识并叫得出姓名。其次熟悉的是67届和72届	高
中）。王家斌、宓哲新夫妇比较熟，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家斌还是田径好手，哲新脑后的长辫子
是很有名的。前年在沪还碰过一次面。周家钧自六五年毕业	后似未见过面，但你在学生时的形象我仍
记得，是排球队员又是话剧队的骨干，在班级和年级中都很活跃，学习也很优秀。这一届的学生在我脑
海中均留有很深的印象。

	 几十年来许多人一直保持联系（这次在旧金山也经常与他们联系）。当年的中五（2）班每年春
节聚会已持续了近三十	年。名单中见到徐钧德，我很高兴。记得六一年分配来五十一中学第一年，我
教高一（当时高一四个班设在向阳小学），他在4班，他的理科成绩很好（当时还有王	培之、任德铭、
杨世元、徐乃庄、孙龙祥、刘祖根等都很优秀）。与他恐有五十年未谋面了。我也向你致意问好！六
七届的宓哲新、史美晶、俞沐民、蒋青、薛嘉	禾、谢宇新中就谢宇新尚未见过（你当年的模样我也有
印象，可呼之欲出！）。这段时间内，还曾和周嘉瑜,吴本荣（67届高中）、杨维德、张人德、谢公元	
（65届）、孙雯（87届;徐鞠令老师的女儿）等通电话或邮件联系。其他的同学中李慕靖、吉力立、苏
红军、黄士耀、瞿德霖、吴攸承等大都也认识（虽接触不多）。矫桂瑾、柯晓明是教工子弟我更有印
象，记得04年我来美时，矫桂瑾还专门发来邮件致意，他写的纪念父亲的长文我还仔细拜读过。晓明
的父亲是我二十多年的老领导老同事，很熟悉。这里我没有全部列举认识的学生名字，请原谅，只是表
达对大家（包括其他各位校友）的思念之情和良好祝愿！

	 今年，我和爱人是第三次来美探亲，趁着我们夫妇俩尚健，向女儿提出去西部各处游览（前两
次在东部），见见同学亲友的要求。这四个月中，在女儿女婿陪同下，	两次去西雅图（五月底应邀去
一位学生家小住五天，六月下旬则搭游轮去阿拉斯加七日游，还去了温哥华亲戚家并游览四天）;七月
中旬搭华人旅游团去黄石公园、	大提顿公园及总统山等处七日游;八月中又搭团去优胜美地、拉斯维加
斯，大峡谷四日游。周末，则在旧金山周围景点游览。虽然我多次来美，但每次均有不同的感	受，甚
为愉快。

	 这四个月中，在西雅图与林臻（87届高中）、戴元炜（80届高中）、熊永健（79届高中，他趁
出差机会从康州赶来会我）分别相聚。在黄石团	途经雷诺时会见了67届高中的罗申逸（本邀我在八月
下旬去他家住几天，但恰遇山区大火，只得作罢）。在湾区，两次应邀去凯靖（67届高中）家欢聚畅
谈，他还陪同我们去海边和斯坦福大学参观游览。我们还多次与79届理科班朱泓会见，她是上海中医
学院毕业，在这里开中医诊所。我爱人六月下旬临出行前一周不慎闪	腰行动不便，幸亏她细心用针灸
推拿治疗，不久就痊愈，保证我们顺利外出游览。总之，在旧金山湾区的四个月过得很开心。

	 我今年已七十四足岁了，看到校友名单，才知道你们中间多数也过六十岁了，有的也已退休。时
间过得真快啊！作为老人，我有几句话和大家交流。一要保持良好的	心态。要善待自已、善待别人。
以诚待人、助人为乐。开心过好每一天。二要坚持参加适合自已的体育活动，爱护自已的身体，定期
检查身体，不要大意！争取使自	已的身体衰弱得慢一点！三要有一点兴趣爱好。旅游、打球、唱歌、
跳舞、写字、画画、看书、读报、写作等等都可以，这样自已的生活不会枯燥、单调。四要有一	些朋
友。在家有老伴、有儿孙固然很好，可享天伦之乐，但有时也因各种原因并不一定是最融洽、最投机（



不知你们认可否？）。因此需要有一些（三、五个可以，	最好七、八个）朋友、老同事、老同学，能
定期不定期聚会、聚餐、毫无拘束地聊天交流、沟通情况，也可一起外出旅游，争取做到能够相互鼓
励、支持和帮助，这	样有时会为你（为他）排忧解难。

	 我的退休生活比较充实，每周有三次打网球（每次一至二个小时，球友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退
休老人，也有好几个八十多岁的，球场气氛很轻松愉快）每周还有三	至四次的半个小时以上的快走（
在这里，我每天晚饭后坚持去小区的运动场快走三十分钟以上）。每月有三、四次与友人打桥脾（有时
还举行比赛）。打网球可以增	强体质，打桥牌可以锻炼思维能力。我订了不少书报杂志，我喜欢报告
文学和人物传记。电视剧不常看。每年经常与朋友们（有时十几个，最多一次近三十个）出去	旅游，
去江浙农村的农家乐。也常去境外，近五年内，除两次来美外，还先后去了越南、柬埔塞、新、马、
泰、俄罗斯，搭游轮去韩国和日本，旅途都很愉快。我们	不定期在外聚餐聊天（老同事和中学、大学
的同学，AA制）。现在我的心脏、血脂都不错，血压很好（115/70），体重保持在68公斤左右（退
休前最重	80公斤，是近五、六年减下来的），唯空腹血糖在糖尿病指标上下浮动。退休后老同事、老
同学及过去的学生常来我家探望闲聊。总之，我的退休生活颇为充实和	愉快。

	 说这些话，无非是说明一点，要珍惜六十至八十岁的好时光，主动权可掌握在自已手里，争取过
一个健康、平稳、幸福的晚年！（从钟声校刊看到许多校友如家斌、哲新等写的文章，知道他们的晚年
生活很丰富充实幸福）祝福大家都有健康的身体（是第一位的！）幸福的家庭！

	 今年学校将举行七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欢迎各位来沪参加！

	黄承海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于旧金山湾区女儿家

难忘的“位育”情结
黄承海老师

	
	 我从61年大学毕业到徐汇区工作，03年退休，前后整整42年，在五十一中学（今位育中学）工
作了23年，从84年到03年在机关工作了19年，今天回想起在位育那段工作经历，是我的人生中受益匪
浅，终身难忘的日子，位育的老领导、老同事、任教过的班级和同学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时地浮
现在我的眼前。

	
报到

	 61年9月初的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拿了师院毕业分配通知书到区政府集中，在机关巧遇同分在
五十一中学的赵家镐（之前，我们彼此并不认识），就一起乘42路前往五十一中学报到。在复兴中路
襄阳路口，问了交岗的民警才找到学校大门。在校长室接待我们的就是时任副校长的朱家泽同志。他亲
切地向我们表示欢迎之意，分别向我们介绍学校和教研组的情况，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希望我们，
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工作，刻苦锻炼，他说，学校今后的希望寄托在你们青年教师身上。接着，
就给我们明确新学年的教学任务，让我担任高一（高一年级当时还设在向阳小学）、中三各两个班的
课，并当高一（4）的副班主任（班主任是沈文君老师）。
	
	 记得当年一共有十位新教师报到，他们分别是：顾蔚华（化学，她比我高一届，从第五师范调
来）、徐鞠令（俄语，她从市二中学调来），其他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有谷红宝（体育）、刘序常、
金复华（语文）、廖志豪（历史）、潘益善（物理）、金艳清（生物）、赵家镐（数学）和我（化学）
，为此学校的李楚材、胡蔚英、朱家泽三位校长和工会主席朱耀坤老师等，专门在红楼二楼的工会俱乐



部开了个小型的欢迎会。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困难时期，学校的食堂以一碗南瓜汤作为点心来招待我
们，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但我们当时还是感到相当亲切、相当温暖的，我们为能成为这
所学校教师集体中的员，而由衷的喜悦。我还记得，开学后的第一次教工大会上，我作为新教师的代表
发了言。

	
	 我很幸运，在位育中学，有机会参加五年制的试点工作。62-65年，从中三到中五，我担任了班
主任和化学课的教学任务，中四、中五时还兼任年级组长和副教研组长，工作量比较足、任务比较重，
但那时年轻，精力充沛，感到有使不完的劲。在校领导的指导帮助下，在老教师的关心支持下，逐步适
应并胜任各项工作，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高。这一届五年制的试点工作园满完成，得到社会、家
长的一致好评。文革前的五年，组织上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年年使用新教材，任务虽艰巨，但
使我较快地熟悉全部高、初中的教材和教法，打下了比较好的业务基础，初步学会班主任工作和年级
组的管理工作。这是我人生道路上最有意义，最踏实、最有成效的五年。65年秋，送走了65届，我担
任67届（3）班的班主任和年级组长，可惜因文革而中断了。在文革期间，我曾担任72届（2）的班主
任，还兼年级组长（有十五个班级、八百多学生），当时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学生来源都比较差，
但年级组的老师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同心协力，在教育、教学工作上还是比较好的完成任务，使我
受到一种极不平常的磨炼和考验，对我工作能力的培养有很大的帮助。粉碎四人帮后，我走上了学校的
领导岗位，在学校主要领导张启昆和陈炜的带领和指点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
工作上，经过学习和实践，使我不断进步成长。在位育中学，我前前后后工作了二十三年，	我从青年
走向了中年，留下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印象，我对位育是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我崇敬的几位老领导

	 在位育任教的二十三年中，接触到的学校主要领导有李楚材、胡蔚英、朱家泽、鲁夫、张华、张
启昆、陈炜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领导水平、懂业务、会管理，都是我崇敬的好师长、好
领导。

	 李楚材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在解放前，他就在位
育中学试行了中学五年一贯制的学制，到了六十年代初，又积极实施了新一轮的五年制试点，并取得
丰硕的成果（可惜只完成了60-65的一届，后几届因文革而中断了），他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记
得63年秋，在庆祝校庆二十周年的教工聚餐时（在老东楼底楼餐厅），借吃寿面（上面盖了二个荷包
蛋）的机会，李校长即席向全体教师发表祝词，希望位育优秀传统代代（蛋）相传、绵绵（面）不断，
令在座的全体教工难以忘怀。当时，我作为一个新教师，与李校长的接触交往不多。八十年代中期，在
他被任命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后，因我在区里工作的关系，曾与他多次交往，时有电话联系，有几次应
约上门去拜访他，听取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有次在他家巧遇也去看望他的朱家泽同志，我正好
随身带了一个相机，在我的建议下，为他们拍了好几张照片，他俩作为师生又是同事关系，单独在一起
的合影可能仅此一次，事后他俩拿到照片后甚为高兴。此外，在八四年第一届教师节上，叶克平、李楚
材、赵宪初被市政府分别任命为上海中学、位育中学、南模中学名誉校长时，我不仅参加了在展览中心
宴会厅举行的仪式，还主动充当了一次“摄影记者“，抢拍到汪市长向李楚材等颁发任命书的珍贵镜
头。事后，区委、区府也专门举行祝贺的仪式，我手头还保存着当时与李楚材三位名誉校长在一起的照
片,每当手捧这张照片，崇敬的心情油然而生，甚觉珍贵。

	 胡蔚英和鲁夫，他们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作为支部书记，他们是当年位育中学的主
要负责人，我作为一个初入校门的年轻教师，在我的眼里，他俩是政治水平高，熟悉学校管理，会做思
想政治工作好领导，他们尊重教师的工作，善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能组织好发挥好领导班子的作用，
学校党支部是深受广大师生信赖的战斗集体，作为主要领寻，他们还能和教师亲密相处，印象深的是，
中午休息时，在工会俱乐部，他们还常常和教工一起下五子棋和打乒乓球，关系极为融洽。文革结束
后，胡蔚英曾先后担任徐汇区的区长、政协主席。八四年三月，时任区长的胡蔚英同志曾陪同区委书记
邢志康同志来学校找我谈话，要我作好去区里工作的思想准备。四月下旬，我接到调令去教卫部工作。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有较多的接触，他在工作上给我很多的关心和指点。他离休后，仍一直关注着区
的工作，对教育事业和位育中学的建设和发展，发表不少重要的意见，尤感亲切。鲁夫同志文革后调往



市二中学任书记兼校长，每当我去市二中学联系工作时，他都很亲切、很坦诚地与我交换意见，提出建
议，对我的工作大力支持和鼓励。八十年代末，他离休后，曾应区委领导之邀，与朱家泽同志共同担任
区教育咨询组负责人，经常带领一批资深的老领导，深入各类学校，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近年来我们很少见面，但每当位育中学的老同事聚在一起时，还经常提起他，大家很怀念这位
受人尊敬老领导。

	 朱家泽同志当年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参与五年制的试点工作，经常受到
他的关心帮助,四十多年来，不论在位育中学还是区里共事期间，他是我接触最多、交往最深，对我教
育最大的一位领导，他是我“最尊敬的师长、最真挚的朋友”。去年他不幸病故后，我立即以这个题
目，写了一篇深切悼念他的文章，分别登载在《徐汇报》和区政协的有关材料上（在那篇文章中我有较
多的回忆，这里不再重复，几年前也曾在位育海外校刊上登载）。

张华同志是在文革中特殊时期，来到位育中学担任主要领导的，我与他有一些接触和交往。他也是一位
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政治素质好，作风正派，有文化素养。在那个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又十分无奈
的年份，面对工宣队、军宣队和“红卫兵小将”，他发挥了老干部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为维护学校和教
师良好的工作环境，他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他多次在小范围内流露出对国家政治前途的担忧和对文革中
种种倒行逆施做法的不满，有时为了保护教师免遭打击甘愿受些委曲，因此，我们应该铭记他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对他落实了政策，在区人大机关担任领导，离休后，身体不太好，我也曾多次去他家探
望。

	 张启昆和陈炜是在粉碎四人帮后调来我校任主要领导的。当时的位育中学，原来的校领导有的调
离，有的退休，记得在位的仅我一人（那年我任教导副主任，以后朱彭令、陈钧渊、叶宝康、张礼贤先
后任教导副主任），那段时间,我在他俩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所以有较多的联系和交往，也有较深的情
谊，无论在工作上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毫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沟通情况。他俩的改治思想品质、工
作作风和领导风格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那几年，是位育中学最艰难的时候，张启昆和陈炜同志带领
大家，发奋努力、踏实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工作局面，教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令
全体教工无比激动和兴奋，他们两人在教师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值得回忆的事很多，印象特别深的有：
（1）在拨乱反正，积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做了大量细致、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两位在文革中深受迫
害，对四人帮那套做法有切肤之痛的感受。来校后，通过个别谈心，召开各种教师座谈会，宣传党的十
一庙三中全会的精神，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工作、勇于探索。他们两人还分别去一些老教师家里走
访，予以关心和慰问，对家庭、本人存在的思想障碍和困难，态度很诚恳的听取和关注，并尽力解决。
我就陪同陈炜同志去探望过张嘉荃老师。张老师在文革中因所谓的历史问题受到迫害。那年，她近六十
岁了，病休在家，原本想早点退休算了。陈炜同志去看望她时，很亲切地鼓励她养好身体，大胆出来工
作，带教好青年教师，为振兴教育事业再作贡献。张老师听后深为感动，当场嬉问陈炜：你们再重用
我，就不怕再犯阶级路线的错误？陈炜立即回答：今天来看望你，就表明校领导对你的信任和尊重，对
你多年来工作的高度评价，我们再也不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走歪路，你尽管放心！学校会全力关心和支
持你的工作！这次家访后，张老师心情很舒畅，焕发了青春，充满了活力，本来体弱多病长期休息在家
的她，很快就得到康复，还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中去。她每天到校指导、帮助青年教
师，做到热心、细心、耐心，经常到课堂听课，还具体辅导青年教师如何备课、如何命题，在她无微不
至的关心下，一批青年教师茁壮成长，或为学校的骨干，挑起了教学重担。有时学校师资紧张时（如
79届理科班教师长病假），她还重执教鞭走上讲台，代了一学期的课。从七九年起，二十多年来，她
一直坚持在教学岗位上。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年来，张老师的精神面貌、身体状况都出奇的好，展现了
一位老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类似张嘉荃那样的老教师，当时在校内是不少的。例如陈冰清老师，
在应邀担任学校顾问的那几年，几乎全身心投入，全力支持张启昆、陈炜的工作，对当时学校的各项工
作发表表了许多很具体、很有成效的意见和建议，两位主要领导对他很信任、很尊重、很照顾，使他丰
富的学校管理经验和工作能力，在他的晚年又得到充分发挥。他的精神面貌是很振奋的，心情是十愉快
的，在老教师中产生很大的反响!（2）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些教师先后出国探亲或定居，对
此，两位领导以十分认真又宽容的态度来对待。记得杨宝琳等老师赴美定居手续办妥后，张启昆同志就
找她谈心，勉励她出国后不忘祖国情怀，要多向学校介绍国外好的情况，常回国走走看看，老张还对杨
老师说：你去美国，支部会热烈欢送你，将来你若想回来，我们同样会热烈欢迎你！过几天，杨宝琳老



师临行时，学校真的召开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令杨老师和到会的同志十分感动，生动体现了两位领导
切实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真心实意！之后几年，每到春节，他代表学校，还专门发贺卡给在国外定居的
各位老师，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作为支部主要领导，能这样做是很有胆量的，也是很不容易的（3）他
们严以律己，不徇私情，以此带动和要求班子的成员。当时位育中学的招生情况已趋紧张，慕名而来的
家长和学生应接不暇，张启昆在招生工作上严格把关，不随意开口子。记得有一次，上级部门曾派人
来，希望照顾解决一位已故中央领导的孙子进位育就读，在班子开会讨论时，多数同志感到有点为难，
如拒绝，似乎情理上有点讲不过去，但张启昆明确表态不同意随意开口子照顾，在场的同志看他讲得有
理，态度又坚决，就不再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了。这在当时环境下，表明他的党性很强，令人敬佩！记得
当时，两位领导还在班子中宣布一条规定：在评先进时，班子成员一律不参加，让给在第一线辛勤工作
的教师，这在教师中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张启昆同志平时生活上艰苦朴素，他的双手和头部经常颤抖，
吃饭写字都很困难，尤其在公众场合，更难控制。那几年，他在学校用歺，从不让食堂照顾，买了饭菜
带到办公室，用双手握住调羹慢慢进食，有时我们看到此情景,很难过也很感动！主要领导以身作则,严
以律己,严格要求班子成员，所以两位领导在学校威信高，有号召力和凝聚力。（4）大力培养和关心青
年干部，当时在学校的领导层中，张和陈是年令比较大、经验丰富又有水平的老同志，他们两人合作配
合得很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这些同志，大都缺乏学校领寻的工作经验，只是在他们指点下，做
些具体工作，对全局性工作很少关心。老张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身体欠佳，尤其是双手颤抖，不能书
写，他每次去区里参加重要会议后，回到学校，马上找办公室同志（经常是叶秀珍老师）来，由他回忆
复述会议内容，让叶老师记录成文，再向班子或全体教工传达。老陈在时，学校的重要计划、文件都由
他执笔，老张最后审定。老陈调离后，开始一段时间，老张仍用老办法，先由他思考，准备好腹稿，然
后由他口述，让办公室同志记录成文，交班子讨论定稿，那时学校的工作计划、工作总结，都是以这样
的方式完成的。陈炜调离后，老张很注重对我们的培养，先从制订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开始。在班子讨
论后，他要我们轮流执笔，成文后，交给他审核，他提出意见后，再由我们修改、定稿，并负责在教师
大会上宣讲布置工作。初次接触这样的工作，对我们这几个人来讲，还是难度不小的，但这是一个很好
的学习、锻炼、提高的机会。记得还是从我（当时我已担任支委、副校长）开始实行这个办法的。另
外，在开会讨论工作时，他要求每个人都积极、坦率地发表意见，讲错、讲不完整，他不会随意批评而
是耐心分析指出，以此提高我们的分析能力和领导水平。所以,在这几年中，班子成员积极性高、思想
活跃又步调一致，大家齐心协力，学校各项工作很有起色。（5）张、陈两位领导还在政冶上关心和启
发我。记得七八年底，张、陈两位领导分别找我谈心，重点介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明确帮我分
析，指出我的家庭情况不应该成为要求入党的障碍，要我解除顾虑，振奋精神，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党
组织。春节过后，我重新写了一份入党报告并请陈炜和姜顺法两位同志作我的介绍人，七九年六月支部
大会审批通过我的入党要求，我幸运地成为位育中学文革结束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在支部大会上同时
还审批通过了孙欣耕同志的入党要求）。八三年后，陈炜、张启昆同志先后调离学校（朱彭令同志任支
部副书记，之前，区里调来庄中文同志任副校长），陈炜曾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宣传部长、副区长（八
七年后调任静安区区委书记、人大主任，九七年离休），老张则任区教育学院院长兼总支书记，还担任
区人大副主任。八四年我调离学校后，在区里工作时，又与他们有较多的接触联系，从未间断。可以
讲，这三十年来，我政治上的进步，工作上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两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
的结果，几十年来我一直很敬重他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前几年，张启昆病危时，我多次去探望
他，询问他有何最终的嘱托？。他虽然故世多年，但他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范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温馨、团结、奋发向上的教师集体

	 1，当年，我所在的化学教研组，都是女同志（张嘉荃、陈惠娟、顾蔚华、喻昌楣），我是新教
师，又是年令最小（63、65年后，徐大年、周觉平分配来校，以后陆续又分配来了一些同志），所以
各位老师对我特别关心爱护，热情帮助。第一年我任教初三、高一两个年级时，陈惠娟、喻昌楣两位教
师无论在教材分析、备课命题还是演示实验等环节上，都对我悉心指点，发现不足及时指出，有点进步
就鼓励。记得上第一节时，教研纽长张嘉荃老师约了陈惠娟和教导主任陈冰清老师来听课，听课后，除
向我提出意见外，他们勉励我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努力工作的情景似还浮现在眼前。二个月后，在教研
组的安排和鼓励下，我在高一（1）班向全区化学老师开了一节公开课，为此教研组全体同志都来关心
指导，尤其是与我同教材的喻昌楣老师更加热心。张嘉荃老师还特地请来了市教育局的季文德老师和已
调任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李玉廉老师（原教研组长）来听课指导。作为一个刚踏上岗位的新教师，这是很



大的鞭策和鼓励！平时，我们教研组学习空气很浓，组内相互间经常听课，交流心得体会，每天中午食
堂用歺时，总是坐在一起交流沟通，甚为亲切、融洽。教学上，很重视备课组活动，每堂课，从教材分
析、演示实验到复习提问、作业布置，都要仔细讨论研究，统一认识。不论是谁，凡先上课的，在课后
就会主动把课内的教学效果和经验教训，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别人，以期共同提高。教研组还经常去外校
先进教研组学习取经，学习有关报章杂志上介绍经验的文章，一些重要的教学实践活动，如大型公开
课、化学实验考查等，全组统力合作，以期达到最好的成效。教研组内，不论是谁，也不论是那个年
级，只要有人病假，总有人会主动出来代课。63年春天，我因劳累，一度发声嘶哑，无法上课，当时
教高三的张嘉荃，教高二的顾蔚华与陈惠娟都争着来代课，一周的课就由组内同志分担，没放掉一节
课。64年秋，我第一次教高中毕业班，教学上毫无经验，但张嘉荃老师鼓励我勇挑重坦，她将自己丰
富的教学经验毫不保留地向我传授，常让我随堂听她的课，在她的带教下，那届高中毕业班的教学任务
较好地完成，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增强了信心。化学组的这种好风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培
养了一批又一批骨干教师，在校内有较大的影响。七十年代末，我虽走上学校领导岗位，但我仍在第一
线兼课，连续六年任教高中毕业班的课。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是永远不会离开教研组的，与教研组教师
深厚的情谊从没间断过。八四年我到区里工作，仍经常联系，还先后举行两次聚歺联谊活动。现在原教
研组的同志都是七、八十岁以上的高令老人了，但近期还时有联系，节假日我仍象以往那样去探望已九
十高令的张嘉荃老师。

	 在位育中学许多老教师都象化学组老师一样，对青年教师很热情、很关心。我第一年的办公室临
时安置在北四楼，那里大都是数学组的老师，如叶宣薇、杨光明、陈文翰、蔡光天等人，他们不仅在生
活上照顾我，也经常在教学方法、学生工作上指点我，我一个人在这样的办公室并不感到孤独，却感受
到长者对青年人亲切、温暖的情怀。六三年起，我我先后担任过中四、中五的年级组长，这两个年级
组，几乎集中了校内资深的教研组长和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如朱启新、李莲宝、章寿朴、张嘉荃、蒋文
生、戴筱尧、黄孟庄等，他们对我这个初出茅芦的年级组长，都很支持、很配合，热情诚恳地提出工作
意见和建议，丝毫没有轻视的情绪，这一点我是很感动的，是我当年做好工作的重要动力。

	 2，位育中学从60年起，从华师大、上师大陆续分配来二十多位青年教师，当时的学校支部很重
视对青年教师的管理和培养。那几年，先后委派汪学瑜和白铃任团支部书记，教工团支部的工作开展得
生动活泼，在青年教师中很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学校由朱家泽联系和指导教工团支部的工作。当时的青
年教师大都住在学校宿舍内，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的第一年就勇挑重担，如曹建中、赵家镐、
邓大文就任教高三毕业班。在学校领导和老教师的关心帮助下，都很快地熟悉和适应所担负的工作，两
年后，有的还担任年级组长和副教研组长。记得63年组建中四年级组时，组内除了一批资深的老教师
外，班主任都是青年教师，有曹建中、徐鞠令、殷蔚芷、潘益善、白铃和我。我们几个班主任，在工作
上相互鼓励和支持，在一些重要环节上，相互提醒和帮助，两年中，我们青年教师之间也好，青年教师
与各位老教师也好，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整个年级组的工作很有生气、很有成效。63年秋、64年夏
和64年秋，由我们几个青年教师带领，整个年级先后去马桥农村和吴泾化工厂劳动，我们经受了锻炼
和考验，顺利完成了任务、受到好评。六十年代初的几年，位育中学良好的工作环境，为青年教师的政
治素质和业务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文革结束后，良好的政治环境，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很
快成为学校的骨干，湧现了一批师德好、业务强、有丰硕成果的优秀教师，劳动模范，有的走上学校和
区的领导岗位。赵家镐、潘益善、蒋衍、陈文高、金荣熙等先后评为特级教师，张礼贤八三年调到区里
工作，曾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区人大副主任。赵家镐在八十年代中期起，在担任位育中学校长的十多年
中，位育中学有新的发展和提高，他多次荣获上海市和全国优秀教师、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被评为特
级校长，后又命名为位育中学名誉校长。还先后当选为全国党代会和全国人大的代表，是当年青年教师
中的佼佼者。今天，都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每当我们回忆起当年在位育中学工作、生活的情景，多
年的合作共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令人难忘和留恋。多数同志，至今仍有来往，还保持原有的老习
惯，相互之间直唤名字,无话不谈,真诚相处,十分亲密。

	 3，位育中学的老师都是以事业为重，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对班主任工作积极负责，对学生一
片真情又严格要求，许多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文革中学校的好传统遭到致命的破坏，但教师们热爱教育
事业、热爱学生的炽热之心不变，在艰难的条件下，仍竭尽全力献身教育事业。这里记起两件事：（1
）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后，招收了72届（按地段分配，就近入学，这个年级有十五个班级，八百



多名学生，我任班主任兼年级组长），当时学校并没有那么多教室，年级组的老师人人动手想办法，与
后勤人员一起挖潜力，把东楼底下的小食堂以及实验室、图书馆阅览室都清理出来，把一间阴暗、潮湿
的储藏室辟为年级组办公室。教师办公桌不够，好几位教师每天拎着包去图书馆办公。好几位教师因种
种原因，只得临时改教其他课。如原上体育课的曾倩老师改教政治，学外语的肖子真老师临时改教语文
课。当时年级没有开设化学课，我就改教了四年的政治课，没有教材，就自已动手编写教材来对付。年
级组内所有任课教师都当正副班主任，以应对混乱的学校秩序和各种干扰。处境困难、条件差，但大家
总是以高度的责任感面对我们的学生，尽力教育好每一个学生。这届特殊时期招收的学生，经过四年的
中学学习，还是取得不小的进步，湧现出不少优秀人才。（2）在74届年级中有一批很优秀的教师，面
对不太正常的教育秩序和教学环境，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就如何提高教学质量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作种种探索和实践。外语组的刘光坤老师在教研组和田丽云老师（班主任）的支持、配合下，在
（1）班，结合外语课的教学，把课文（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改编成英语版的活报剧，利用课内外
时间约请同学排练（实际上班内大多数同学都关心参加），在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气氛不浓的七十年
代初，能有这样的尝试是多么的勇敢！要花多大的代价啊！经过反复动员、辅导，这些学生竟奇迹般地
排演出来，在校内彩排和正式演出时引起全校轰动，好评如潮，在全区范围内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光坤
等老师这种热爱教育事业和勇于探索的精神真是难能可贵，令人敬佩！

	 位育中学教师集体是团结、和谐、奋发向上的，相互间是真诚相处，携手共进的，同事间都有深
厚的情谊，几十年来大家友好交往，格外亲切、真挚，我一直怀念这个令人难忘的集体！但愿位育中学
的好传统“代代相传、绵绵不断”！


